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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具尸体。一座废弃的矿井。一个建立在秘密之上的小镇。

当薇尔赫米娜·斯塔尔和吉安娜·卡斯尔前往拉瓦耶哈时，她们以为等待自己的不过是又一桩谜案。

她们遇到的却是一起谋杀。

在一座废弃矿井的深处，躺着一个男人的尸体，而似乎没有人愿意谈起他。警方疑问重重。镇上流言四起。而在这片沉默之下的某个地方，有人正在掩藏真相。

薇尔赫米娜能看出别人忽略的规律。吉安娜记得每一个对不上的细节。两人联手，开始一点点扯出案件的线头——直到调查把她们引入任何人都不该涉足的坑道，引向无人愿意揭开的陈年宿怨，以及一个足以让人为之杀人的秘密。

她们越往深处走，有一点就越发清楚：

那个死者并不是故事的结局。

他是一个警告。

而现在，有人知道，调查者已经逼得太近了。

《夺命矿的秘密》是“调查者”系列的开篇之作。这是一套黑暗、节奏紧凑的悬疑小说，讲述谋杀、隐藏的线索、危险的地方，以及两位不让真相大白就绝不罢休的年轻侦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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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德里安·克罗斯的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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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迎来到调查者的冒险世界。调查者是一对年轻的侦探搭档，擅长破解离奇而神秘的谜题。如果你足够勇敢，我邀请你随她们一同踏上旅程，前往拉瓦耶哈的一座矿业小镇——她们在那里的一座废弃矿井中发现了一个男人的尸体。种种迹象都指向谋杀，而调查者决心要找出凶手。

这对搭档的领头人是薇尔赫米娜·斯塔尔，一位身手敏捷、热爱运动的年轻姑娘，记忆力极佳，推理能力惊人。另一半是吉安娜·卡斯尔，一位勤奋好学的年轻姑娘，负责记录和归档她们破解的案件。虽然她们住在马尔多纳多省皮里亚波利斯附近的普拉亚埃尔莫萨，但为了解开谜团，她们从不介意长途跋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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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邀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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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嘿，薇尔赫！我打赌你猜不到谁在找你。”吉安娜·卡斯尔一边说，一边推开地板上的活板门，爬进了树屋——调查者的指挥部。老旧的木板在她的重量下发出熟悉的吱嘎声，像是在抗议。

“用不着猜，我已经知道了。”薇尔赫米娜·斯塔尔答道，往椅背上一靠，椅子在她健壮的身体下轻轻吱了一声。“妈妈今天早上六点就起床了，”她一如既往地注重细节，解释道，“她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，还派店里的伙计安乔恩去镇上买东西。我立刻推断出，她打算忙上一整天。”薇尔赫米娜看了一眼手表。“现在正好一点十五分。从你的问题来看，我推断安乔恩已经回来了，他买了些东西——当然是在镇上买的——而妈妈想让我去帮忙整理店里的货架。”

“薇尔赫米娜·斯塔尔，大天才！”吉安娜打趣地喊道。

吉安娜是个戴眼镜的瘦女孩，此刻正倚着书架，仔细读着一些笔记。

两个女孩待在这座摇摇欲坠的树屋里。树屋是薇尔赫米娜的父亲伊克尔·斯塔尔大约七年前为她搭建的。起初，两个女孩用它和朋友们开茶会；后来，这里成了她们曲棍球队聚会的地方；而如今，她们把它当作避难所和碰头的据点。树屋坐落在阿尔达萨巴尔·拉萨乌里·斯塔尔家大院一个僻静的角落里，藏在两棵巨大的桦树之间，就在艾娜拉妈妈存放园艺用品和工具的棚屋后面。

阿尔达萨巴尔·拉萨乌里·斯塔尔家的院子里堆满了五花八门的稀奇物件，全都是从拍卖会上买来的：日晷、旧大理石浴缸、雕花门，还有镶着彩色玻璃的窗户。

薇尔赫米娜的父母整天忙着分拣、清洗、存放这些东西，还要接待从沿海各地赶来寻找稀罕物件的客人。店里的活儿、拍卖会，再加上院子里一刻不停的忙碌，很长时间以来，他们俩谁都没怎么留意过那座旧树屋。

树屋已经成了调查者——这家少年侦探社——的总部。屋里有一间小小的实验室，是吉安娜那位当化学家的爷爷唐提供的；还有一座庞大的藏书室；另外还有一间办公室，摆着一张桌子和几把用旧了的椅子，她们就在那里摆开笔记本电脑。一个矮柜里存放着两个女孩经手过的案件的纪念品，每一件都由吉安娜一丝不苟地记录在案。调查者的首领薇尔赫米娜把大部分空闲时间都花在树屋里，研究侦探社的案子，一个案子接一个案子地磨砺自己敏锐的头脑。整个地方始终保留着一种临时拼凑、隐秘的氛围：在那个小小的侦探天地里，每件东西都有它确切的用途。

这个女孩对自己非凡的推理天赋颇为自豪。可她看到吉安娜目不转睛地冲她微笑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

“找我的不是艾娜拉妈妈吗？”她问。

“别担心，”吉安娜答道，“每次你妈妈找你，你也知道意味着什么：有活儿要干了！不过这回是别的事。今天早上我在普拉亚埃尔莫萨的市场上，碰见了马丁·圣地亚哥......”

薇尔赫猛地坐直身子，目光暂时离开了手中的文件。马丁·圣地亚哥出身于皮里亚波利斯最富有的家族之一，去年夏天曾是她们的委托人。当时，她们帮他摆脱了另一位祖父的阴谋——那是个阴险的人，曾企图勒索男孩的母亲，向她索要钱财。那件事和拉里森·冯·索尔格，也就是马丁一提起来就满怀真挚感情的拉里外公，毫无关系。不过，和这个男孩打交道也算不上什么愉快的事：他行事冲动，喜欢随心所欲，只有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肯向事实低头。

“天哪！”薇尔赫终于叫出声来，“我还以为那小子跟他的祖父母在加勒比海度夏呢。圣地亚哥家的房子都关着门。他父母现在在欧洲。”

吉安娜点点头。

“这些我都知道。可事实是，马丁现在就在普拉亚埃尔莫萨。他跟我说，他和他外公得回家取些落下的东西。再说，马丁的外公在镇上还有生意要办。而且那小子心里在盘算着什么。他打算在动身去波洛尼奥角之前跟我们谈谈。”吉安娜叹了口气。

“我还以为我们能过一个清静的夏天呢！”

“没关系，”薇尔赫米娜说，“反正他很快就要走了......嗯，但愿如此。吉安娜，马丁要在这儿待多久？”

“只待到明天！”一个声音从隔开小实验室和办公室的帘子后面传了出来。

帘子被拉开，马丁·圣地亚哥笑嘻嘻地出现在她们面前，吉安娜不禁哀叹了一声。他穿着西部牛仔衬衫和褪了色的牛仔裤，看上去像是正要去参加牛仔竞技表演。他皮肤晒成了古铜色，头发乌黑。

“见到我不高兴吗？”他一脸无辜地问道。那双杏仁形的眼睛里闪着淘气的光。

“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吉安娜反问。

马丁笑了起来。他走到桌边，往桌上一坐，跷起了二郎腿。

“我比你们先到的。”他宣布道。

“得了吧，马丁，”吉安娜说，“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马丁显然对自己十分得意。

“你们这些女孩可没有自以为的那么聪明。一进那扇门，右手边的一堆杂物顶上有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‘办公室’。可牌子上的箭头并没有指向院子。所以我就想，它指的肯定是你们的指挥部。我猜对了！我顺着箭头穿过一堆堆破烂......就找到了那块推拉挡板。”男孩指了指院子后方的那块挡板。“我这侦探工作干得挺漂亮吧，你们说呢？”

“我们得给那块挡板装把锁。”薇尔赫说。

“是啊。还得把那块牌子摘了......”吉安娜嘟囔道。

“别担心，”马丁插嘴道，“我明天就走，你们那些秘密我才懒得管呢。”他做了个不屑的鬼脸。“再说，我有更要紧的事要做......”

“比如说？”吉安娜问。马丁身子往前一探。

“我在办一个案子，”他解释道，“我要做一点小小的调查，就跟你们一样，我的朋友们。我打算让拉里外公别再蒙着眼睛过日子了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薇尔赫叫道，“拉里外公就不能照顾好自己吗？你非得去帮他一把不可？”

马丁非常严肃地回答：

“我的拉里外公是拉里森·冯·索尔格，他可不是傻瓜。退休之前，他在股市上发了两次财，在拉瓦耶哈买了一座牧场，又在波洛尼奥角附近买了一座，两处都美得能印上旅游明信片。可一说到跟别人打交道，我外公拉里森真是个十足的老实人。”

“而你呢，当然在这方面聪明多了。”吉安娜笑着说。

“我只不过是一眼就能认出骗子罢了，”马丁说，“我外公在拉瓦耶哈买下的那块地，以前属于一家矿业公司。地上有一座矿：当地人管它叫‘夺命矿’。”

“名字倒挺唬人，”吉安娜揶揄道，借着这份讥讽让故事暂时轻松了一些，“里面有什么？恐龙骨头还是牛骨头？”

“金子，”马丁不为所动地答道，“那座矿已经废弃了，里面一点金子也不剩了。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因为曾经有个女人掉进一口竖井里摔死了；还有一次，塌方把好几个工人活埋了。拉戈斯赫梅洛斯——就是拉里外公那块地所在的小镇——有些老人说，那个女人和那些工人的鬼魂至今还在矿里游荡。当然了，我才不信这种事。说实话，我倒是发现有个真正的鬼在附近转悠......我是说那个买下矿井和周围一片土地的人。这两样都是我外公卖给他的。”

马丁那张晒黑的脸上掠过一丝厌恶的神情。

“他肯定在打什么主意，”他断言道，“你们要知道，他就是在拉戈斯赫梅洛斯出生的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这也算犯罪吗？”

“不算。可一个人在那里出生，还是个孩子时就离开了，多年以后成了百万富翁又回来，一心要让所有人看到他回到故乡有多开心......这样的故事总有些引人注目的地方。实际上，他那股友善劲儿，跟一条被逼到墙角的蝮蛇差不多。我得告诉你们，他把矿井打开了。入口原来被一道沉重的铁门封着，他急急忙忙把铁门拆了，换成一条看门狗和一个保安。一座废弃的矿井，有什么好看守的？那人整天穿着时髦的名牌牛仔裤走来走去，还戴着一顶建筑工人用的那种安全帽。这些东西跟他身上其余的行头根本不搭。哎呀，他的指甲看起来像是修过的！”

马丁顿了顿。见其他人都没有说话，他又接着说下去。

“他不让任何人靠近矿井。我闻到了一股可疑的味道。我怀疑他在打我外公那块地主体部分的主意。我打算不惜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，查清楚他到底想要什么。”

“祝你好运，马丁！”吉安娜对他说。

“马丁！”

一个男人的声音隐隐约约传了过来。吉安娜走到潜望镜跟前——那是薇尔赫前些时候装在树屋地板上的，这样她们不用露面就能观察院子里的动静。

“大门口有个留着小胡子、头发花白的男人，正在跟薇尔赫的妈妈说话。”吉安娜报告说。

“那是拉里外公。”马丁从桌子上下来。“我跟他说过，我会在你妈妈的古董店里，薇尔赫米娜。姑娘们，想见见他吗？他人非常好......在我所有的亲戚里，我最爱的就是他。”

马丁朝那块推拉挡板走去，离开了树屋。调查者跟在他身后，相视一笑。那块挡板并不是指挥部唯一的秘密入口。至少，这男孩还没有发现最重要的那个：办公室地板上的活板门。她们在院子里杂乱的物件之间择路而行，朝正门走去。

“哎呀！你们在这儿呢！”艾娜拉妈妈一看见他们就喊了起来，“我就知道你们走不远。马丁！见到你真高兴，亲爱的。”

“见到您我也很高兴，拉萨乌里太太。”马丁摆出最有礼貌的样子回答，“拉里外公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薇尔赫米娜·斯塔尔和吉安娜·卡斯尔。”

“你们好，姑娘们。”拉里森·冯·索尔格说着，和薇尔赫握了握手，又朝吉安娜点了点头，“原来你们就是调查者。马丁跟我讲了好多你们的事。”

“当然，没一句好话。”男孩补充道。

调查者假装没听见马丁的话。

“我想，在拉戈斯赫梅洛斯我大概永远用不着请侦探吧。”冯·索尔格先生轻笑着说，“不过......”他忽然陷入了沉思。“我觉得请你们到我的牧场去，可能会很有用处。马丁也需要有几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人做伴......嗯，我猜你们从来没干过修剪树木的活儿吧......”

“修剪？”吉安娜问，“我们当然干过！”

“好极了！”拉里外公叫道，“我们的树得及时修剪，不然到了年底销售旺季，树形就不像样了。我在拉戈斯赫梅洛斯一直为人手的事发愁。你们何不明天早上跟马丁和我一起走，到我的牧场住上两个星期？”

这位先生转向艾娜拉妈妈。

“如果您能让两个姑娘离开几天，我就带她们一起走。我那儿有地方给她们住，她们干活的工时，我会跟付给当地人的一样，照样付钱。”

艾娜拉妈妈犹豫了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......这个星期我本来打算把院子后面那个角落收拾一下。堆在那儿的东西已经占了太多地方了。”

两个女孩吓了一跳。艾娜拉妈妈竟打算清走那些掩护着她们总部的破烂堆！

薇尔赫立刻拿定了主意。只要她们不在家，妈妈就不会动手干这么重的活。

“妈妈，我真的很想跟马丁和他外公一起去。那会是一次全新的体验。”

“你向来喜欢新鲜事。”马丁笑着说，“再说，你们在拉戈斯赫梅洛斯说不定还会碰上什么谜团要解。那可就真有意思了。”

薇尔赫猛然意识到，马丁不知用了什么法子，安排他外公发出了这份邀请。这样一来，她们就别无选择，只能帮他破解他跟她们说过的那个案子了。

“可能会挺好玩的。”吉安娜说。她其实已经比自己愿意承认的更感兴趣了。“我想我爸妈会同意我去的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艾娜拉妈妈最后说。拉里森·冯·索尔格和她握了握手。

“我保证不会让姑娘们干得太累。”

“我担心的不是这个，冯·索尔格先生，”艾娜拉妈妈答道，“这是免不了的......一说到干活，这两个丫头的借口比蜈蚣的腿还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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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闹哄哄的欢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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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下面那个就是拉戈斯赫梅洛斯。”拉里森·冯·索尔格宣布道。透过挡风玻璃望去，那一簇房屋仿佛被嵌进了拉瓦耶哈的群山之间，在午后灼热的阳光下显得渺小而偏远。一片片原生山地林和开阔的原野之间，岩石嶙峋的山坡拔地而起；越往前走，海边的喧嚣似乎就被甩得越远。

马丁的外公放慢了那辆大皮卡的速度。这辆车载着他们深入拉瓦耶哈内陆，把城镇气息较浓的周边地带抛在身后，渐渐驶入一片山脊与谷地交错的地带。调查者坐在车后座上，越过公路望去，只见一道绿意浓烈的山谷，四周环绕着轮廓柔和的丘陵和裸露的岩石。一丛丛灌木、零星散布的塔拉树和科罗尼利亚树、顺着起伏地势延伸的围栏，还有偶尔在丘陵间凹陷下去的一线流水，把原生草原分隔开来。公路时而是坚实的路段，时而是碎石路，皮卡每次加速，身后都扬起一片悬在空中的尘土。一排排小房子沿着从一条主路岔出去的土路排开。他们看到一家商店、一家杂货铺、一个小亭子，还有一栋破败的房子，专门出售当地的手工艺品。镇中心矗立着一栋褪了色的两层砖楼。这里既不是荒漠景色，也不是什么偏远的边陲：这是乌拉圭的丘陵地带，低洼处开阔而湿润，高地上则遍布石块，几栋建筑孤零零地立在绵延数英里的乡野之中。

“着火了！”吉安娜忽然叫道，指着小镇另一头的某个地方。

一柱烟在午后晴朗的天空下缓缓弯曲上升。

“别担心，”坐在前排外公身边的马丁说，“那烟是从锯木厂冒出来的。”

“很多年以前，这里的采矿业十分兴旺，”拉里外公解释道，“工业化开采大约在四十年前就停止了。但这并不意味着那时入口就被封死了：此后几十年里，人们仍然可以进入其中一些坑道，尽管已经没有任何生产活动了。如今，撑着这个小镇的是那家锯木厂。四十五年前，拉戈斯赫梅洛斯是个热闹的小镇，到处是工人和跟矿山有关的生意。后来，这里渐渐冷清下来，不过小镇始终没有完全消失。”

“要是我小时候就离开了这儿，这里会是世界上我最不想回来的地方。”吉安娜评论道。

拉里森·冯·索尔格把视线从路上移开了一会儿，盯着马丁。

“马丁，你是不是又拿你那些荒唐的幻想往这两个姑娘脑袋里灌了？”男孩没有回答。

“马丁！”

他外公停下车，让一个穿牛仔裤和格子衬衫的女人过马路。

“我只是跟她们说安迪·图诺是个骗子......他本来就是，拉里外公！”

拉里外公哼了一声，半是不以为然，半是觉得好笑。

他脚踩着刹车，转身面向调查者。

“我知道你们是业余侦探，”他说，“我不希望你们去打扰安迪·图诺。他是我们的邻居，我向来避免跟邻居闹不愉快。图诺这个人名声很好。他发了财，回到拉戈斯赫梅洛斯，因为他的人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他是在工业化开采停止前不久在这里出生的。后来他家搬走了，但他告诉我，他年轻时一直听人讲拉戈斯赫梅洛斯鼎盛时期的故事。他买下夺命矿，是因为他父亲曾在那里干过一段时间。我实在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对。”

“那他重新打开矿井到底想干什么？”马丁咄咄逼人地问。

“那不关我们的事，”他外公答道，“我知道他一直留心不让当地的孩子靠近那地方，因为他们可能会受伤。图诺没什么可指摘的。我亲自打听过他的底细，我常打交道的那家银行也调查过。他有好几百万。随便哪个千万富翁都会眼红他的信用。”

拉里外公笑着转向调查者。

“马丁总有些小小的执念......”他解释道，“他不喜欢图诺，是因为他想进矿井探险，被图诺拦住了。图诺拦得一点没错。那地方之所以叫夺命矿，是因为多年前有一个女人和几个工人死在了里面。”

吉安娜笑了。

“马丁！你可没告诉我们，图诺把你从那儿赶出来了。”

“哎呀，你闭嘴吧！”马丁恼火地喊道。薇尔赫一想到那个场面，就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“我告诉你们，那人是个伪君子！”男孩坚持道。

“也许他只是性情古怪，”薇尔赫争辩道，“有钱人常常这样。”

“那可不算犯罪。”拉里外公说着，松开了刹车，车子又动了起来。“不管怎样，马丁，我不希望你再去打扰他。姑娘们，这话对你们也一样。”

皮卡驶离了两旁立着旧木桩的那段较为坚实的路面，开上一座木桥。桥下的小溪连通着两个小湖。几个年轻人猜想，小镇的名字大概就是从这两个湖来的。过了桥，便是一条没有铺砌的碎石路。一团微红的尘土在皮卡后面扬起，悬在凝滞的空气中。过桥大约两公里，左边铺展开一片起伏的绿色田野。再往前，他们来到一扇敞开的大门前，这种门是当地田地入口的标志。附近有几座小房子。其中一座刚刚粉刷过，其余几座则冷冷清清，像是早已荒废。拉里外公看见一个高瘦的女人正在一座白色小屋旁给花园浇水，便放慢车速，按了按喇叭。

“那是曼伯太太。”马丁说。

那女人微笑着向他们挥手。她穿着深色长裤和白衬衫，脖子上挂着一件银镶绿松石的饰物。她转身放下水管时，几个年轻人注意到，尽管她头发已经花白，年纪也不小了——至少有六十岁——动作却像年轻女子一样敏捷。

“曼伯太太就是在这儿出生的，那时正是小镇最兴盛的年代，”马丁解释道，“她嫁给了矿上的总监。采矿停止后，他们就搬走了。丈夫去世后，她先是在拉戈斯赫梅洛斯以外的地方工作，后来去了蒙得维的亚，在那里攒下了一些钱。多年以后，她回到这里，重新住进了她新婚时住过的那座房子。你们看到的那边那几座半塌的小房子也是她的。现在已经没人用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她的经历跟安迪·图诺很像，对吧？”吉安娜说。

“你不能拿她跟那个人比，”马丁立刻反驳道，“曼伯太太是个非常好的人。”

“是啊，这两段经历非常相似。”拉里外公说，仿佛没听见外孙的话，“拉戈斯赫梅洛斯是个宜居的好地方，最适合养老了。”

他把皮卡停在那扇敞开的大门前，朝道路尽头的方向比画了一下。高耸的丘陵构成了山谷的西墙。在左边约八百米外的一面山坡上，几个年轻人看见了一个洞口——一个用木头框起来的黑色方形洞口。距离和山谷的寂静让矿井入口显得更加幽暗，就像山坡上的一道几何形伤口。

“那就是夺命矿，”拉里外公说，“图诺先生住在那间小木屋里。再过去那栋大房子也是他的。以前矿上的车间就在那儿。”

两个女孩一直礼貌地听着拉里外公的介绍。车子穿过大门，驶上一条狭窄、车辙坑坑洼洼的内部小路。两旁一排排树木、高高的野草和铁丝围栏交替出现。它们后面是一片围场，马丁的马——一匹名叫雷伊的漂亮安达卢西亚马——正和另外三头牲口一起在那里吃草。再往前几码，他们看见了牧场的主屋，坐落在一片较为低矮的树林中的空地上。这栋红白相间的建筑看上去一尘不染。小路尽头立着一座木头和铁皮搭成的旧棚屋，因年久而歪斜，油漆剥落得一片片耷拉着。

拉里外公把皮卡停在主屋门口，打了个哈欠，慢慢伸了个懒腰。

“总算到家了。”他低声说。

马丁和调查者飞快地下了车，四下张望。棚屋前停着一辆落满灰尘的老式皮卡。在房子的另一侧，他们看到了铁丝网围栏。围栏里头，母鸡们咯咯叫着，周围还有一大群小鸡不停地在地上啄来啄去。

拉里外公慢慢从座位上爬下来。

“我喜欢家里随时都有新鲜鸡蛋。”他指着鸡场说，“再说，每天早上醒来，这些动物和它们熟悉的叫声总给我一种格外安宁的感觉。我养了一只公鸡专管这件事。它‘亲自’负起责任，每天按时打鸣把我叫醒。”

拉里外公话音刚落，鸡圈里就突然一阵骚动。鸡场里那些熟悉的声音越来越多，乱成一片，直到整个地方爆发出一阵狂乱的喧嚣......

几个年轻人听见一声清脆的枪响，几秒钟后，咯咯声变成了尖叫，一阵疯狂的扑翅扬起了一团尘土。

吉安娜尖叫一声扑倒在地，本能地用胳膊护住头。薇尔赫和马丁蹲在皮卡后面。

一个巨大的黑影从鸡场里冲了出来，声势惊人地朝薇尔赫扑去。她只看见白森森的獠牙和一双闪着凶光的眼睛。那头动物把她撞得仰面倒地，随即全速狂奔而去，消失在一片灌木丛的阴影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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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　神秘的百万富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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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欢迎来到这片宁静之地！”周围恢复平静后，马丁笑着喊道。鸡场上空仍悬着尘土，几根羽毛缓缓飘落，仿佛这一幕不肯彻底安宁下来。

还坐在地上的吉安娜眨了眨眼。

“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”她问。

“安迪·图诺的看门狗——那个怪物——又来拜访我们的鸡场了。”马丁解释道，这时薇尔赫已经站了起来。“它老是想从铁丝网底下钻进来。鸡一受惊就闹得天翻地覆......每次一出这种事，玛格达莱娜就会跑过来，想都不想就朝那条狗开枪。总有一天她会下决心把枪法练准，到时候那畜生要是还能离开这儿的话，身上准会挨上一大把铅弹。”

“你说玛格达莱娜？”吉安娜问。

“我的管家。”拉里外公答道。

一个黑头发、身材壮实的女人从屋后走了出来。她穿着一件朴素的棉布连衣裙，胸前和袖子上绣满了花朵。她怀里抱着一支猎枪。

“冯·索尔格先生！”她喊道，“马丁！你们回来了，我真高兴。你们俩不在的时候，这儿实在太冷清了。”

拉里森·冯·索尔格笑了。

“看来你让这里热闹起来的法子可不少啊。”他说。

玛格达莱娜气呼呼地比画了一下。

“那条狗不会有好下场的！它是个偷鸡贼！”

“哎，别小题大做了，”拉里外公答道，“试着把猎枪忘掉吧，你会看到的，它会学乖的。玛格达莱娜，这两个姑娘是马丁的朋友，薇尔赫米娜·斯塔尔和吉安娜·卡斯尔。她们打算在这儿住上两个星期。”

玛格达莱娜那双黑眼睛似乎亮了起来。

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家里有几个年轻人，对我们可没什么坏处。我去从冰箱里拿些排骨出来。一路过来，你们都饿了吧？”

那女人消失在屋里。

“我想玛格达莱娜说得对。”拉里外公说，“记住，她唯一会失去耐心的，就是在饭桌上挑挑拣拣的人。”

“哦，这一点她在我们身上完全不用担心！”薇尔赫米娜高高兴兴地答道。

拉里外公开始从皮卡上卸行李，把东西都放在门廊前。两个女孩赶紧过去帮忙。没几分钟，她们的手提箱就被搬进了楼上那间大卧室，卧室就在宽敞的客厅正上方。马丁的房间在楼下，挨着他外公的房间。玛格达莱娜则住在厨房后面一套宽敞而豪华的房间里。

“你们大概想稍微梳洗一下吧。”她们开始打开行李时，拉里外公说，“别耽搁太久。晚饭前我想带你们四处看看。”

吉安娜立刻对把东西放进衣柜这件事失去了全部兴趣。

“这个什么时候都可以弄。”她说着，朝卧室外楼梯平台另一侧的浴室走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调查者、马丁和拉里外公一起走在拉戈斯赫梅洛斯的蓝天下。男孩手里攥着两块方糖，跑了起来。

“雷伊！”他喊道。

他的马嘶鸣一声，朝围栏小跑过来。马丁抚摸着它肌肉结实的脖子，马儿一次次甩着头，又欢快地嘶鸣起来。

“让马丁离开那匹马两天，可费了不少劲......”拉里森·冯·索尔格说，“来吧。我想给你们看看我们这儿修剪树木用的砍刀。”

“砍刀？”吉安娜问，“就是一种大刀，对吧？”

拉里外公点了点头。

“在冒险小说里，主人公总是用它在丛林里劈出一条路来。”

他打开了那座摇摇欲坠的棚屋的门。调查者立刻闻到了一股浓烈的干草味。那里果然堆着好几捆干草。一卷卷水管挂在钉进墙里的螺栓上。一张工作台上放着一块磨刀石，工作台旁边摆着牧场上最常用的工具：大号修枝剪、铁锹、锄头等等，全都摆放得整整齐齐。工作台旁有一根木杆，上面挂着五把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大刀具。

“我们在家里修树的时候，用的都是普通的修枝剪。”吉安娜指出。

“普通剪刀在这儿不顶用。太慢了，而这里有好几千棵树。”拉里外公答道，“用砍刀就不一样了，活儿干起来快得多。”他取下一把，从女孩们身边走开几步，示范起用法来。“典型的圣诞树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形状，是人们最喜欢的样子。给它这个形状的是我们，不是大自然。三年前我买下这座牧场的时候，还以为只要种下小树苗，等着它们长大，就能过日子了。实际上比看起来复杂得多。你得浇水、除草、修剪。想想贺卡上的圣诞树：底下宽，顶上窄。我们先像这样把砍刀往下一挥，给树定形......”钢刃劈开空气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嗖响。“得小心，不然很可能把自己的腿砍伤。重修剪我都放在夏天做。等到差不多十一月树可以砍伐的时候，旧的切口就被新长出来的枝叶遮住了。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了。”吉安娜答道。

拉里外公把砍刀放回原处。接着，他带年轻的客人们看了停在棚屋后部的一辆布满灰尘的老汽车，车轮是木辐条的，轮胎很窄。

“过些日子我要开始盖一座新棚屋，”他宣布道，“到时候再决定拿这个老家伙怎么办。”

薇尔赫走到车旁，透过一扇半开的车窗仔细打量车里。她看到了包着黑色皮革的座椅和光秃秃的木地板。

“这是福特T型车，对吧？”她问。

“正是。”拉里外公说，“我买牧场的时候，它是附送的。它在那儿盖着一层稻草，放了很久。我开始清理过，后来又只好搁下了，一直太忙。不过，一有空我就要试着把它修复。好多收藏家都巴不得拥有这辆车呢。”

马丁出现在门口。

“安迪·图诺往这边来了。”他提醒道。

“好吧，马丁。注意你的礼貌，”他外公告诫他，“别冷嘲热讽的。”

男孩什么也没说。

调查者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，接着是一个声音：

“冯·索尔格先生！”

“我在这儿呢。”拉里外公应道。

一个四十岁左右、一头金色波浪卷发的男人走进了棚屋。他的牛仔裤带着全新牛仔布特有的硬挺；靴子锃亮；衬衫看上去像是从来没穿过。薇尔赫注视着这个新来的人和拉里外公握手。那人为自己的狗闯进来道了歉。薇尔赫觉得，马丁的某些说法并不全错。图诺给人的感觉像是在扮演一个角色......他是一个为这个角色专门换上了戏服的演员。随后薇尔赫又想，在拉戈斯赫梅洛斯这样的地方穿这样的衣服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而且，如果安迪·图诺根本没有旧牛仔裤，那他穿新的也是理所当然的......

“狗已经拴起来了，”图诺解释道，“别担心，它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了。”

“嗯，我看它一只鸡也咬不死。至少有玛格达莱娜在，它就别想。”

拉里外公介绍了两个女孩。马丁假装没看见图诺，把脸扭向一边。图诺打量了他片刻，眼中闪过一丝冷硬的神色。随后，他的注意力落到了那辆福特车上。

“您这辆老车可真不寻常。”他说。

“我刚才还在跟姑娘们说，等我一有时间，就要把它修复。”

安迪·图诺走到汽车旁，用一只手慢慢抚过车身，几乎像是在爱抚它。

吉安娜出了一会儿神，忽然回过神来。

“安迪·图诺！”她叫道，“我就知道我以前听过这个名字......！”

“什么？”那人问。

“我爸爸是记者，专门跑电影制片厂的新闻，”吉安娜说，“几天前吃晚饭的时候，他还提到过您，图诺先生。他说制片厂拍一部电影需要一辆老式里奥汽车，是您提供的，因为您是古董车的大收藏家。”

“啊，对！没错。”图诺答道。

“我爸爸把您那些了不起的藏品讲了好半天，”吉安娜补充道，“他还告诉我们，您有一位机械师，唯一的工作就是照看您的汽车，让它们随时都能开动。”

“是的，确实如此。”图诺证实道，“有何不可呢？如今的汽车已经今非昔比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电影《淘金者》里用的那辆车，不就是您的银云吗？”

“银云？是的......我把它借给了一家电影制片厂。那是不久前的事。”

“跟那辆银云比起来，”拉里外公说，“我这辆福特T型车就显得太寒酸了。”

“我也是从小规模起步的，”图诺说，“一旦迷上了，就免不了一辆接一辆地买。日后我还得扩建这座棚屋呢。”

“我大概得另盖一座新的了。”

拉里外公和图诺离开了棚屋。前者已经谈起了他对牧场的规划。

“怎么样？”等两个男人走远了，马丁说，“你们见过比那人更让人信不过的人吗？”

“他身上的一切确实都太新了，尤其是衣服。”吉安娜答道，“可那又说明什么呢？看到他对那辆福特感兴趣的时候，我才想起了安迪·图诺这个名字......我爸爸跟我们讲过很多他和他那些收藏车的事。他有的是钱，多得能用卡车拉，却过着隐士般的生活......他在大城市里有一座巨大的豪宅，四周围着十英尺高的围墙......”

薇尔赫米娜清了清嗓子。

“可他借出一辆银云拍《淘金者》，这件事并不是真的。”薇尔赫说。每当她陈述信息时，总会摆出这副惯常的严肃表情。“《电影趣闻》杂志登过一篇文章，专门讲那辆车。它不是图诺的，而是金融家乔纳森·卡尔的。而且，《淘金者》也不是最近拍的。那部电影几年前就上映了。”

没有人反驳薇尔赫。她对电影和戏剧见多识广，也理所当然地以此为傲。马丁得意扬扬地拍起手来。

“我说什么来着？那人就是个伪君子。他撒谎了！”薇尔赫笑了笑。

“好了，马丁，我们不该急着下结论。安迪·图诺是个非常有钱的人。如果他拥有一整支由专职机械师照料的古董车队，我想他未必会留意那些细节。他甚至可能根本不记得自己是否曾把某辆车借给过电影制片厂。很可能有雇员替他办理必要的手续。至于交车，应该是那位机械师去办的。”

马丁选择了沉默，尽管他的沉默更多是出于压抑着的不服，而非真心赞同。

没过多久，他们听见玛格达莱娜招呼他们四个进去吃晚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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